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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薰琹（1906—1985），字虞弦，笔

名鼓轩，江苏常熟人，中国新文化运动

时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是中国首

个现代美术社团“决澜社”发起人，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奠基人，是踏遍西

南山野抢救民族纹样的先行者，更是

横跨油画、水彩、装饰设计、美术理论

的全能型艺术巨擘。

今年是庞薰琹诞辰120周年，近日，

由清华大学、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家协

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奠

基者——巨匠光华：庞薰琹特展”暨《庞

薰琹全集》首发式，集中展现了他在现代

绘画与设计、工艺美术教育、装饰艺术研

究等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全景还原一位

心怀家国、以身铺路的时代艺术家。

庞薰琹出生于古琴之乡江苏省常

熟市书香世家。“薰”，一种芳香草药，

《山海经·西山经》载：“浮山有薰草……

佩之可以已疠”，即佩戴薰草香包可以

预 防 、祛 除 各 种 病 害 ，含 济 世 之 意 ；

“琹”，是琴的古字，含有庞薰琹对故乡

三千年古琴文化的深情，亦是他酷爱

音乐，并能将其音乐性节奏韵律贯通

至视觉之美的天生情缘。“薰琹”之名，

似预示着他一生将以大美济世。

庞薰琹 15 岁时，曾在上海震旦大

学学医，第一次坚定地要学习美术是

在 19 岁，最终，他毅然弃医从艺，做出

赴法学习绘画艺术的决定。1925 年，

庞薰琹初去巴黎时，当地正举行世界博

览会，主题是“装饰艺术和近代工业”，

他“从这个馆，看到那个馆，看完一遍又

看第二遍，什么都美，眼都看花了”。听

说巴黎有高等装饰美术学院，于是庞薰

琹想去该学院学习，却被拒之门外。原

因只有一个——他是中国人。年轻的

庞薰琹只有一个想法：将来中国也要有

这样的学院，而且要办得比它更好。从

东方走向西方，又从西方回到东方，在

中国内忧外患、艺术贫弱的时期，他立

下“光我中华”的艺术志向。

后来庞薰琹来到巴黎叙利恩绘画

研究院学画，还师从巴黎音乐学院教师

梅隆夫人学习音乐。他异常勤奋，每天

至少画三四十张速写，从而打下了画白

描的基础。他曾说：“我的头脑几十年

来不麻木，与我长期练习构思、构图有

关。所以，我认为勤奋是最重要的。”

1930 年，庞薰琹从巴黎回到上海，

返回故乡常熟。他放下先锋油画，发

奋攻读古代画史画论，又只身深入贵

州八十余苗寨，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

艺术，对苗族人民的衣服、头巾的式样

和装饰、头上和臂上装饰物进行精确

记录和描写。他创作的《贵州山民图》

等系列作品，用画笔留存了即将消逝的

少数民族视觉文明。由此，他得出一条

重要的经验：传统是在变化和发展的，

但不论怎样变，它始终是中国的。

1932年，他与倪贻德等人发起组织

了“决澜社”——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第一

个有宣言、有纲领的现代美术团体。他

们在宣言中写道：“环绕我们的空气太沉

寂了，平凡与庸俗包围了我们……让我

们起来吧！用了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

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

世界吧！”“决澜社”先后举办了4期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画展，这些画展以其独特

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当时

的中国艺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

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大熊工商

美术社”，从事广告设计、书籍装帧、橱

窗设计。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

艺术不该只挂在墙上，它应该走进生

活、走进普通人的日常。

1934 年，庞薰琹创作了代表作《地

之子》。那年江南大旱，民不聊生。他

用几个月的时间，画下了这片土地上

的苦难。画面中，沉郁的色调和人物

身上仿佛被拉扯得如钢丝般的曲线，

让人物的身体像是遭受了极大的伤

害，尤其是闭上眼睛的孩子，好像已失

去生命体征。在庞薰琹笔下，死亡与

痛苦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情节来表现，

仅靠线条、色彩等形式就能烘托出人

民生活的困苦以及对美好的希冀。从

这件作品可以看出，艺术家开始用画

笔控诉压迫者的批判，关注普通人民

的生活。他将个人的情感体验投射于

中国大地之上，试图通过艺术去创造

一个自由理想的世界。

庞薰琹的画作风格多样，既有表

现主义的热烈与奔放，又有立体主义的

解构与重组，还有象征主义的深邃与寓

意。他的色彩运用鲜明而对比强烈，既

保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精髓，又巧妙融

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展现了他对

艺术的独特见解和深厚造诣。

除了绘画创作，庞薰琹还长期致力

于美术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他

感到创办工艺美术学院有了条件和机

会。事实上，在1949年7月，庞薰琹赴北

京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

代表大会，就在会议上提出了创立工艺

美术学院的建议。1953年，庞薰琹撰写

了《对于筹备工艺美术学院的建议》《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筹备计划草案》，后来

又负责具体的筹建工作。1956 年 11

月 1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行成立典

礼，庞薰琹任副院长。在巴黎被拒之

门外时那个念头——“中国也要有这

样的学院”——在他 50岁那年，变成了

现实。

作为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开山

者，他一手搭建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

学框架，打通纯绘画与日用设计的边

界，提出“中国学术现代化，外国学术

中国化”，奠定当代中国设计美育根

基。不同于专攻一域的艺术家，庞薰琹

一生兼具先锋画家、民间美术田野调查

者、工艺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四重

身份，苦难从未磨灭他温润通透的人文

底色，作品藏山河烟火，文字载艺术理

想，以一己之力打通中西、连接古今。

他曾说：“在我们面前，还有无数

阻路的沟渠，阻碍着我们前去。必要

的时候，把自己的身躯，去填塞那些沟

渠，让后来的人踏着我们的身体，迅速

地向前奔去。”

在庞薰琹的学生、清华美院教授

刘巨德看来，这诗化的人生之志，展现

了庞薰琹惊人的用艺术救国强国而勇

于牺牲的奠基者形象。正是这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和忘我的天真、苦心和诚

笃之意志，让他的艺术思想与精神，早

已超越对一个时代的回应，更构成了

中国现代艺术与现代设计在传统与未

来之间持续生长的精神坐标。

江南杭州，盛夏的北山街雨荷绽

放 ，38 号 民 国 故 楼 静 静 矗 立 在 西 湖

边。这座曾经的抱青别墅，如今的杭

州国画院美术馆，因“写物之生——马

锋辉作品展”，促成了国画学脉从经验

到学理的晤对。

这场纸上行旅，是艺术家以数十

年人生步履践行艺术创作的凝心开

悟。承接潘天寿“写生即写物之生”的

守正学脉，终归“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的当代修行，马锋辉经年沉淀的 85 件

水墨写意作品沾着清晨露水与草木芬

芳，吹进了躁热的都市。

马锋辉生于浙江浦江，自小浸透

风物秀润，青年负笈杭州，壮年前往京

城，湖山烟雨和北地雄浑接续撞进他

的胸怀，后因工作需要各地辗转，虽然

公务繁冗，留给画案的时间常被切割，

但他坚持于缝隙间夹一册速写簿，勾

几笔云间影。由此，反复亲临现场又

辗转叩问心灵，山间草木早已住进心

里，繁忙日常更如一砥砺石，在世事纷

扰中淬炼出寻常书斋里不可得的眼界

与气度。那些会议中涌来的山河讯息，

行走间遇见的城乡肌理，乃至人事磋磨

中的种种体悟，无不沉淀为他的胸中丘

壑和笔下山河。待到铺纸落墨，这些深

埋的养分便如暗流喷涌，无需刻意，便

顺笔锋倾注，在素白宣纸上清晰显影。

十余年间，他攒下的写生稿逾千幅，“现

在是信息化时代，人人都是摄影家，拿

着手机就能拍照。但我始终认为，这不

如在现场对景写生来得鲜活。”马锋辉

坚信“写生”是有温度的、有情绪的、有

纹理的，唯有通过毛笔与宣纸的接触，

方能留存那份带着体感的真实。

因此，马锋辉的“写物之生”，不是走

马观花式采风，而是朝暮四季间的沉潜

深耕。他用脚步丈量山河，用笔墨为时

代留下沉静注脚。如十米长卷《乡恋》群

松傲立，针叶如铁，于焦墨皴擦中迸发出

磅礴团结的向上力，“马尾松是浦江具有

地域特征的树木，它象征着刚毅、高洁，

与浦江人的精神气质很像。”在马锋辉看

来，画松就是画人，群松就是浙江人自强

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写照。

这份赤忱从不被尺幅所拘，如《陇

南》《祁连卓尔山》《泰岳夏云》《南浔小

莲庄》诸作，虽不盈尺，却足以吞吐一整

座山水的呼吸；《泰山松》中，松干苍劲，

逆锋拖笔的断续如金石镌刻，枯涩飞白

虚实相生，局域肌理仿若山岩裂痕；《景

山春》机巧可爱，多用中锋提按，笔尖回

转间无意漾出的柔韧弧线与焦墨浓重

映照，如深潭凝翠，似薄雾笼烟，隐有层

层推衍之态；相较而言，《海南棋子湾》

润感明显，笔势迅疾，墨含水汽，自然洇

散的层叠碎浪似能发声，可“听”潮音起

伏。马锋辉擅焦墨行骨、侧锋取势，且

谙水纸相发之妙，又敏于捕捉对象的造

型特质与瞬间质感，故能于方寸间令线

条腾挪如龙蛇走壁，水渍粲然似烟雨润

物，笔锋与墨韵浑然交融，完成从“写其

形”到“写其生”的跃升与言说。

但是，比视感更有深意的，是画幅

背后某种久违的“静”气。那些焦墨或沉

雄苍茫，或温润爽利，笔锋过处，在生宣

上缓缓洇开，如苔痕爬过石壁。水的介

入则让墨色骤然活泛，于纤维沟壑间游

走出深浅不一的脉络。水破墨、墨入纸、

纸承水，三者于瞬息间彼此驯服又互相

生发，浓处堆积如夜，淡处消散如烟，与

窗外千年波光应和，在喧嚣都市中辟出

一片澄明。这份无法复制的“在场”，是

画者与湖山的互为镜鉴。

笔墨之外尚有天地，形貌之下自

有深流。“艺术的底色是真诚，而真诚需

要思想的照亮。”马锋辉知晓此中关窍，

不唯研磨“怎么画”，更自审思“画什么”

与“为何画”。数载对问后，他提出“四

相”写生理论：心性相见、气势相通、笔

墨相融、虚实相应。这是将个人经验提

炼为可供后学参鉴的努力：“心性相见”

是写生之本，放下雕琢执念，以纯粹本

心对接自然灵性，若心不静、意不诚，笔

下山水必然空洞无神；“气势相通”是气

韵之核，不摹表象，而是捕捉山川风骨

与万物态势；“笔墨相融”是技法之魂，

笔立骨，墨生韵；“虚实相应”是造境之

要，善用留白，巧构虚实。

杭州国画院院长金鉴才认为，这

套写生理论突破了“应物象形”偏重外

在形貌摹写的固有框架，将写生从“眼

观手摹”的技术层面，升华为目识、心

悟、情融、意达的整体艺术实践，打通

了自然物象、笔墨技法、心性修为与精

神气韵的内在关联，重新界定了当代

中国画写生的内涵价值与学术边界。”

中国画，从来就不仅是一个画种，

它深度牵系着国人独特的世界观、思

想系统和情感结构。尤其是意笔写

生，是以物为载、心源为根，故得意在

深处，万物齐生发。马锋辉将精选的

近百件“时间切片”置于湖畔故楼，既

是对传统的深情凝视，亦是对“根源之

学”的当代激活。

（作者为浙江美术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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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邹 萍萍马锋辉：写物之生

李 江 峰 是 当 代 中 国 油 画

本土化探索中极具个人风貌

的艺术家，她致力于将中国传

统写意精神融汇于油画语言，

探寻这一美学传统的当代表

达。从早期松树系列中刀笔劲

利、骨力雄健的斩截笔势，到近

年来色彩浓烈、气象丰沛的花

间世界，李江峰对自然的关照

与表现贯穿其创作始终。对她

而言，自然并非等待描摹的客

体，而是连接外部世界与内在

经验的媒介，也是她进入绘画、

感知生命的一条路径。“在心物

相游之间生长”，既概括了她创

作的内在状态，亦是解读她艺

术实践的关键线索。

日前，“生长——李江峰作

品展”在宁波美术馆开展，展览

以五个板块呈现了李江峰的近

年创作，包括“化象成境”“繁花

间”等大型代表作系列及“峰·
趣”“爱物”等饱含日常诗意的

作品。其中，16.8 米长的巨幅

新作《青田》尤为夺目，作品以

宏阔尺幅将森林、海岸与天空

置于同一画面之中，构成此次

展览的视觉核心。

李江峰生于河北承德，少

时便喜爱临摹《芥子园画谱》，

早年的传统绘画研习为她日

后的创作奠定了扎实的笔墨

基础与写意观念。虽经历过

系统的学院美术体系训练，但

她没有被教学范式所规训，而

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在实地

写生与生活积淀中求索前行，

慢慢淬炼出率真洒脱、富有生

命张力的艺术面貌。中央美

术学院副院长于洋对此总结

道 ：“ 李 江 峰 是 画 出 来 的 画

家”。20 世纪 90 年代，年仅 20

余岁的她便凭借鲜明的绘画

风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

人油画作品展，后调入北京画

院担任专职画家；此后多次在

海内外举办个展，作品屡获国

家级展览奖项。

解读李江峰的绘画，可以

从中国文联副主席许江对其

创作内核“应物而无累于物”

的概括开始。她取材于现实

自然，却不拘泥于对客观物象

的精准复刻，而是将目之所及

的山川草木，内化为独属于自

我的生命感知。北方故土的

风物记忆，赋予作品沉厚雄健

的精神气质；长期对景写生的

实践则锤炼着她对色彩、形体

和空间的敏锐感受。松树、风

荷、百合以及各类草木，在她

的画面中脱离了现实世界中

明 确 的 季 节 、地 理 和 物 种 秩

序，依循艺术家内心情绪重组

排布，逐渐成为与艺术家精神

经验相互作用的视觉存在。

在 物 象 的 取 舍 与 再 造 之

下，“生生不息”的东方生命哲

思 也 流 淌 于 她 的 画 面 之 中 。

李江峰所描绘的自然是动态

的自然：花木的盛放意味着时

间的流动，繁茂之间又埋下凋

零的伏笔，生成与消逝互为表

里 ，构 筑 起 生 命 的 循 环 。《青

田》是这一观念的呈现载体，

树木向画面之外不断延展，模

糊着天、海、陆地的边界，扑面

而来的首先是奔涌而出的生

命气息。在面对这幅鸿篇巨

制时，观者亦无法依靠单一视

角尽收全貌，需要移动、驻足、

不断调整观看位置，画面中自

然的无限延伸与生命的缓缓

流动，就此转化为观众可切身

体验的空间感受。

这一由观物抵达心物相游

的创作理念，最终凝练为李江峰

辨识度极高的艺术语言——书

写性。她尝试将中国传统水

墨画中“写”的精神要义，转化

成油彩画布上的身体实践。于

她而言，笔触除描摹形体，更留

存运笔的力度、速度与节奏；色

彩也不是对客观世界固有色调

的简单复刻，而是承担着建构

画面秩序、抒发内在心绪的作

用。从她画中常见的勾线可窥

一二：李江峰用取自写意绘画的

线条去勾描树木、石头的轮廓，

她并不追求轮廓与物象外表的

严丝合缝，而更看重线条本身

携带的运笔气势，以此捕捉物

象内在的精神气韵。至此，传统

语境中的“写”，成为她以身体

介入绘画、以行动生成画面的

一种方式。

在展览期间的现场创作，

让这种原本隐藏在作品内部

的身体经验更为直接地呈现

在观众面前。李江峰持续在

展厅中完成了“生长”系列的

三组作品《雨林幽序》《执笔遇

繁花》《雨林暮光》，空白画布

经由艺术家的身体动作一点

点成型，观众能直观看见艺术

家观察、感受、落笔和推进的

过程。当创作者、画面、展厅、

观 者 形 成 这 种 互 动 关 系 时 ，

“生长”便不再只是画面主题，

而是让心物相游、笔墨生发的

内 在 创 作 逻 辑 变 得 可 视 可

感。从“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心物立场，到对“生生不息”的

生命体悟，再到具有身体性的

油 彩 书 写 ，李 江 峰 不 断 追 问

的，是人与万物如何相遇、如

何共生，又如何在彼此的感知

中重新确认自身。她所承继

的 ，不 是 传 统 绘 画 的 某 种 样

式，而是其中关于由观物而及

心、由形而见神的精神传统；

她所使用的油画材料，也不只

是一套既定的技法体系，而是

重新激活传统经验的当代语

言 。 于 是 ，草 木 不 再 只 是 草

木，自然也不再只是风景，它

们在笔触与色彩的往复生发

中，成为生命经验的回声。所

谓“生长”，既是万物的状态，

也是李江峰自身的状态——

一笔落下，万象徐徐铺展；一

画完成，人与世界的联系，获

得了一次重新的照见和确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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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红时节（国画） 43×35厘米 1942年

庞薰琹 庞薰琹美术馆藏

乡恋（国画） 310×1000厘米 2026年 马锋辉

繁华间—白玉兰（油画） 200×200厘米 2020年 李江峰

具装马（水粉） 29×25厘米 1972年

庞薰琹 庞薰琹美术馆藏


